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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枕碧楼
史 宁

早就听说北京金井胡同的沈家本

故居开放了， 一直想去看看 ， 尤其是

内中著名的枕碧楼 ， 总想一窥究竟 。

最近， 有一天中午有暇 ， 便约上朋友

一同前往。 沈家本故居所处的正是过

去的宣南之地。 金井胡同在宣武门外

大街西侧， 进了达智桥胡同走到尽头

向北一拐弯没几步就到了 。 这条胡同

以前似乎也路过不少次 ， 我却从来不

曾知道有个沈家本故居 。 倒是对离此

不远上斜街的龚自珍故居尚有印象 。

似乎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 龚自珍的名

气要远远大于沈家本 。 然而 ， 从来如

此便对么？

沈家本故居实际位于金井胡同和

储库营胡同十字交叉的路口处 ， 从地

理位置上看它似乎应该属于东西向的

储库营胡同， 但是习惯上都将它归入

了南北走向的金井胡同 。 据说 ， 这很

可能和沈家本故居门前的水井有关 。

历史上北京有许多带井字的胡同 ， 金

井胡同的得名正是因沈家本故居门前

有一口水井。 这井当然不会吞金吐银，

真正的原因是周边远近胡同的居民共

用沈家门前这口水井 。 沈家本为人敦

厚， 自从迁居此处之后 ， 发现邻人汲

水时有落井之险 ， 便命家人特制了铜

质护栏， 将水井围起 ， 以防险情 。 铜

护栏在初建时金光万道 ， 民间就称之

为 “金井”。 久而久之， 胡同的名字也

就被金井胡同取代了 。 眼下 ， 昔日的

金井仍在原地， 周围的铜护栏则是前

两年新建， 算是再现了 “金井” 胜迹。

不过 ， 在故居开放前的漫长岁月中 ，

附近的居民似乎也不曾知晓当初为胡

同带来沛雨甘霖的沈家本究竟为何许

人也。

迈过轩敞的大门进入院中 ， 忽觉

异常安静， 几乎瞬间隔绝了门外的喧

嚣扰攘。 迎面就是两层的枕碧楼 ， 门

额上的 “枕碧楼 ” 三字据说还是徐世

昌亲题。 所谓枕碧者 ， 既有湖州老宅

地处碧浪湖畔， 又含有新楼毗邻京城

护城河碧水之意 ， 佳宅傍水 ， 是为枕

碧。 此楼是沈家本的藏书楼 ， 藏有五

万卷典籍。 沈家本嗜书如命 ， 曾说过

“书不可不读， 不可不疾读” 的话。 晚

年退职后真正实现了躲进小楼成一统，

又写出了 “小楼藏得书千卷 ， 闲里光

阴相对酬” 这样的诗句 。 这座小楼也

被人誉为法律人的 “天一阁”。 从某种

程度上说， 枕碧楼确实和天一阁有些

相似 ， 两位楼主———沈家本和范钦都

是一生为官 ， 有条件蒐集各地书册 ，

而且二人对书籍都是天生没有理由的

痴迷， 最后用一生的积蓄构筑起心目

中的避喧佳处。 然而枕碧楼远没有天

一阁幸运， 早早地在主人离世后不久

便遭易主， 藏书也逐渐零落 ， 连同整

个院子都湮灭于一代代杂居的市井人

家之中， 枕碧楼的名字便连同主人沈

家本一道如此黯淡下去了。

眼前整饬一新的枕碧楼使人很容

易忘记它在长久的岁月剥蚀下怎样苟

全坚挺至今 。 楼分两层 ， 每层四间 ，

一层西侧的半间留出当作通道连接前

后院。 穿过通道来到楼的北面才见登

楼的木梯。 沈家本入住之前此地是浙

江的吴兴会馆 。 而如今全院格局包

括枕碧楼在内都不似寻常的民居建

筑式样 ， 因而可以推断当是沈家本

迁入时仍在一定程度上留存了原有

建筑风格的结果 。 此楼处在今天的都

市丛林中委实低矮 ， 但在晚清之际的

宣南一带可谓屈指可数的地标 。 枕碧

楼一层是沈氏的会客厅 ， 二层是其读

书和藏书之处。 那不甚陡而高的木梯

确曾留下老人无数的足迹 ， 在送走访

客后独上高楼， 品读书写一定是他最

为信意忘情的美好时光 。 今天的枕碧

楼一层展出了沈家本生前的印章 、 笔

洗和手炉等应用之物 ， 二层是沈氏各

种版本的著作。 可惜我们到访时二层

暂不开放， 楼梯口横陈的一条警戒线

多少有些让人心生遗憾 。 记得过去曾

看到报道， 故居在腾退改造前全院总

共住了六十多户人家 ， 仅枕碧楼上层

就住了三四户。 当年的木楼梯在如此

重负之下犹能颤巍巍支撑至今真要算

是个奇迹！

和枕碧楼同在第一进院的北房如

今开辟成了故居的第一展厅 ， 陈列沈

家本的个人生平 。 沈家本七十三年的

人 生 轨 迹 在 展 厅 中 浓 缩 为 五 个 部

分———青少年时期 、 刑曹生涯 、 任职

地方、 修订律例和斗室蠖居 。 其人生

的巅峰时期显然是修订律例这一阶段，

但是在刑曹生涯和任职地方两段也有

可圈可点的成就 ， 最著名的是和两件

要案有关： 一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 一为郑国锦杀人

案。 正因为这些案件的成功办理使沈

家本在朝野上下有了 “以律鸣于时 ”

的美誉。 两案与沈家本直接或间接相

关， 但是后来人更愿意选择记住杨乃

武与小白菜之间的男女私情和郑国锦

案的离奇死因 ， 总会淡忘为破解奇案

做出重大贡献的幕后功臣 。 单以郑国

锦一案来说 ， 沈家本所做的调查和侦

破工作以及整个案件的精彩程度丝毫

不逊于前代的各种公案小说中的情节。

只可惜， 无人为沈公记案 ， 沈家本太

容易被世人遗忘了。

北房对面的倒座房是第二展厅 ，

重点展示了沈家本修订律例这一阶段

的成就， 很像是对第一展厅中第四部

分展开的补充叙述 。 沈家本属于典型

的大器晚成的知识分子 ， 当他被委任

为修律大臣时 ， 早已年过花甲 。 沈公

恰以老迈残躯实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改造旧律， 制定新律 ， 使中国律法与

国际接轨， 结束了中国司法两千多年

来 “刑民不分 ” 的历史 。 从微观层面

上言， 沈家本力主废除自古以来形成

的凌迟、 枭首 、 戮尸等酷刑 ， 被政府

所采纳。 展厅的电子互动屏显示了清

朝时外国画家绘制的种种清代刑罚 ，

今天看来确乎有些令人不寒而栗……

与废除重法并行的 ， 沈家本还提出禁

止刑讯、 削减死罪条目 、 改革行刑旧

制 、 删除奴婢律例 、 统一满汉法律 ，

等等。 如果再回到宏观层面 ， 沈家本

堪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驱 ， 他构建

了现代审判制度 ， 改造旧式监狱 ， 创

设检察制度， 首倡律师制 ， 并且开创

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与研究 。 桩桩件件

无不彰显出沈氏为中国近代法制的开

山鼻祖和宗师级的巨擘 。 怎奈清王朝

气数已尽， 沈家本修订的新法还未及

正式颁发， 清廷倾覆民国肇建 ， 沈家

本迈入了斗室蠖居的时期 ， 枕碧楼成

了他人生最后的舞台。 与沈家本相比，

范钦终归只能算是一个藏书家 ， 沈家

本除藏书之外还有多种著述 。 著名的

《枕碧楼丛书》 十二种便是他告老退职

之后的思想结晶。

回归枕碧楼的沈家本拒绝了袁世

凯政府的出山邀请 ， 每日生活唯有读

书、 整理旧稿和写诗 ， 真正做到了以

固守隐于世。 有一首小园诗很能代表

彼时的心境： 名都赫赫走英豪 ， 病骨

支离不耐劳。 独许闭门观物变 ， 高吟

坡句首频搔 。 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吗 ？

或许吧， 但更多还是闭户绝尘的淡泊。

故居二进院是主院 ， 面积大了不

少， 东西厢房展出的是清末修订法律

人物展和古代法制人物展 。 无论是在

清末 “礼法之争 ” 中还是历代杰出的

法制精英行列内 ， 沈家本都是绕不过

去的人物， 这种不可或缺在当时可谓

风头一时无两 ， 但为何反而在当下的

大众记忆中却难以留存丝毫的痕迹呢？

人们会知道商鞅 、 韩非 、 王安石 、 张

居正、 张之洞 ， 独独忘记了最该记住

的沈家本。 在我们参观的时候 ， 故居

里只有一位中年女性游走各个展厅取

景拍照， 偌大的院子仿佛专为我们而

开设。 馆方曾经统计 ， 故居参观者仍

以法律专业的学生居多 ， 除了法律圈

子里的人， 极少有人知道沈家本到底

是谁。

在主院的东侧还有一个狭长的跨

院， 应是沈家的小花园 ， 虽不大但胜

在清幽。 沈家本的小园诗中的小园大

概即为此地 。 而主院以北的第三进院

目前并不对外开放 。 其中有一株他生

前手植的皂角树素来为人称道 ， 可惜

现在已被遮挡而无法看到了 。 这棵皂

角树大概是整个院子中最少改变的原

物了， 想必也只有它不会忘记主人的

颦笑音容吧 。 皂角位于小园北端 ， 正

好与南面枕碧楼遥相呼应 。 我们走出

故居时， 再次回望了一眼枕碧楼那不

甚陡而高的木梯。

枕碧楼在法学界 、 史学界和藏书

界都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场所 。 当走出

大门时， 朋友说沈家本故居对面原来

还有一面巨大的荷花影壁 ， 正是宅院

主人昔日显赫身份的象征 ， 可惜今已

不存。 门口的工作人员说前面不远高

台上还能看到被玻璃板保护起来的影

壁基座。 我们过去一看果真如此 ， 只

是如不加指点根本不会留意这处小小

的遗迹 。 往日不可追 ， 来日犹可待 。

好在现在的枕碧楼已焕然一新 ， 借此

机会走进他的故居 ， 重新认识一下这

位以律鸣于时 ， 以固守隐于世的沈家

本尚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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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书期间， 从小学、 初中、

高中的十二年中， 竟没有上过一堂外

语课 ， 却上过不少时间的 “学工学

农” 课程， 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不可思

议的， 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从这历史

中走过来的。 人吃猪肉羊肉， 不见得

会长猪肉羊肉 ， 但总会得到一点营

养， 会留在身体里， “学工学农” 何

尝不是如此。

我不知道学生必须 “学工学农”

始于何时 ， 总之我在读初中 、 高中

（师范） 时是碰到的， 去过农村支援

“三农”， 去工厂 “学工” 劳动， 包括

去 “推粪车 ” “推桥头 ” “搬运图

书” 等。 总之， 那个时代培养学子，

不希望学生纯粹读书， 这样的教育方

针利弊我不想去加以评价， 但对我来

讲都成了难以忘怀的经历！

先说 “学工” 吧！ 我至少去过三

个工厂， 一个是木工厂、 二是汽车配

件制造厂、 三是针织厂。 每周一次，

每次半天或一天。 “木工厂” 是一个

课桌椅加工厂， 最大的印象是 “灰”

与 “吵”， 锯木音之响， 粉末飘浮之

多， 经久难忘， 但我学会了使用锯子

与刨子， 这是工人老师傅教的， 怎么

收拾锯子与刨子是做木工最重要的，

不会此技， 无法做活， 但我学会了，

这让我受益终身 。 以后在家做做木

工 ， 刨刨锯锯 ， 做个画箱之类 ， 得

心应手。 “汽车配件制造厂”， 是在

威海卫路石门路的一条小弄堂中 ，

简陋极了 ， 车间很小 ， 很多活在室

外大棚下做， 只生产一点配件而已，

学不到任何技术 ， 但这个厂的旧址

上如今盖了个皇皇大厦 ， 冠名 “上

海汽车集团”， 见证了中国汽车发展

历程， 但它当年竟是一个里弄小厂。

至于 “针织厂”， 在威海卫路昇平街

里 ， 是借用我一个同事家的大宅 ，

生产运动衫裤 ， 棉絮满屋 ， 噪音终

日 ， 我真不知这同事一家是如何应

付过来的 。 这些下厂的经历让我知

道 ， 劳动是如此机械单一 ， 做人不

要好高骛远……

“学工 ” 还包括去参加社会劳

动， 如 “推粪车” “推桥头” “搬运

图书” ……这些劳动， 如今年轻人完

全没有认识了。 当时上海多数居民家

并没有现代化便厕 ， 都要自备 “马

桶” 如厕， 粪车每天清晨走街串巷，

家家急急去把马桶中的粪便倒入粪

车 ， 然后由粪车运到苏州河的粪便

码头倒入粪船 。 粪车像一个长方形

黑色大木桶 ， 架在两个轮子上 ， 后

面有两个把手控制 ， 无论推或拉都

很沉重 ， 粪便在木桶中不停晃动 ，

很不容易控制 。 一次我与同学们鱼

贯地推着粪车从陕西路向南行进 ，

经平安电影院正向威海卫路行走时，

路很狭 ， 对面又开来了一辆电车 ，

我一慌一乱， 粪车与电车左部相撞，

一下子把粪车撞了个 360°转身 ， 粪

车前插入了车身 ， 我顿时人飞了出

去 ， 重重摔在行人道的墙根旁 ， 半

天才苏醒……拍拍身上灰土继续推

车 ， 一点没有嫌脏嫌臭的娇气 。 至

于 “推桥头 ” 是到桥上去帮推三轮

车 、 黄鱼车 、 大板车等过桥 ， 当时

交通工具多半是人工交通工具 ， 过

桥很费力很困难 ， 帮助推上桥顶 ，

很受欢迎 。 我们大多在西藏路的

“泥城桥” 帮推， 这座桥长而高。 至

于 “搬书 ” 是去上海图书馆库房帮

助搬运图书 。 总之 ， 这些 “学工 ”

劳动， 是让自己学会劳动学会吃苦，

学会尊重工人， 感到劳动的滋味， 体

会社会的温度……对一个人的成长不

无益处。

关于 “学农” 就不多描述了， 凡

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 ， 几乎都

“上山下乡” 过， 知道 “学农” 的味

道。 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 只是去支

持 “三秋 ” 劳动 ， 即 “抢收抢割抢

种”， 短期 “务农” 十天左右， 但也

脱了一层皮 。 我一共参加过两次 ，

一次在黄渡 ， 是坐火车去的 ， 到站

以后还要步行很久 ， 行李则由船运

过去 ， 运行的船竟是一条粪船 ！ 我

们住在农民家中 ， 没有床 ， 睡在一

堆稻草上 。 吃饭是吃在农民家中 ，

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吃 ， 这就叫 “同

吃同睡同劳动”。 我最不习惯就是吃

不饱 ， 好在妈妈给我带了不少 “炒

米粉”， 好歹混了过来。 我们的主要

劳动是割稻 ， 一口气割了六七天 ，

然后是脱稻 ， 好在是小伙子 ， 弯得

下身 ， 学会腿与屁股挺得直直的 ，

镰刀磨得快快的， 身体压得低低的，

弯得越低越省力 ， 我终于顺利坚持

过来了 。 但劳动一天后 ， 身体其他

地方还可以 ， 不知为什么屁股疼得

难以忍受 。 有的同学姿势不对 ， 越

干腰越酸痛 ， 最后竟跪在地上割稻

了 ， 狼狈不堪 。 “三秋 ” 劳动结束

时， 农家烧了一次新米饭给我们吃，

虽没有什么菜 ， 但这是我一生中吃

过最最美味的一餐 ， 米颗颗晶莹剔

透， 无比好吃。 这样的 “学农”， 让

我们多少知道了一点国情 ， 知道什

么是农村， 也不无好处。

回来一天 ， 天下大雨 ， 满地泥

泞， 我们浑身淋湿， 连跌带爬， 勇往

直前， 直奔火车站， 归心似箭， 当时

我身轻体健， 一马当先， 率先抵达。

当时作为上海郊县， 几乎没有公路，

也没有电灯， 与今天农村完全是两个

世界。 也许今天的中学生， 已完全无

法体会当年的我们与当时的农村， 认

为我们或许是天方夜谭 ！ 在他们的

“动漫” 世界中， 哪里有我们这样的

过去与历史呢？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 我真怀念当

年的精力与体力， 今日俯下身子拾样

东西， 都要大口喘气了， 徒有一点美

好或荒唐的记忆！

写于 2021 年 3 ? 6 ?

奇 石
王 族

近些年， 新疆奇石受人们青睐， 大

有超过和田玉的架势。

说起来， 玉本出自于石， 就是质地

特殊的石头， 因其文化内涵被提升， 品

质被认可， 遂成为人们喜欢的宝贝。 如

今玉少了， 人们便把目光转向石头， 于

是奇石便被抬高， 成为又一珍贵玩物。

早先的说法如 “淘尽顽石始为玉”，

“叶尔羌是一条漂着宝贝的河 ” 等等 ，

说的都是玉石， 至于奇石， 则要从顽石

中去寻找 ， 其寻觅千万遍终不可得的

事， 比比皆是。

奇石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怪石、 雅

石、 供石、 案石、 几石、 玩石、 巧石、

丑石、 趣石、 珍石、 异石、 孤赏石等，

其材质、 造型、 色彩及花纹不同寻常，

能够满足人们的猎奇或审美习性， 可供

观赏把玩， 或者出于赏玩目的买卖经营。

新疆的鄯善 ， 是出奇石最多的地

方。 主要有风凌石、 彩玉、 青花、 玛瑙

石、 戈壁石、 泥石等。 奇石出自天然，

历经千秋万岁， 任由上苍造化， 没有人

为加工， 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在新疆的

众多奇石中， 我先后拥有沙漠漆、 风凌

石 、 戈壁石和玛河石 。 沙漠漆出自戈

壁， 之所以叫沙漠漆， 是因为戈壁基岩

裸露的荒漠区， 由于地下水上升， 蒸发

后在石头表面留下一层红棕色氧化铁和

黑色氧化锰薄膜， 久而久之， 看上去就

像是在石头上面涂抹了一层油漆似的，

所以就有了沙漠漆这个名字。 十余年前

在博尔塔拉碰到这块沙漠漆， 那层油漆

似的光彩被太阳一照， 便反射出光芒。

那一刻有一种灵异的感觉涌入内心， 我

为之心动， 遂掏钱将其买了下来。

之后在克拉玛依又碰到一块风凌

石， 听人说风凌石是新疆最具特色的典

型奇石， 多出现在戈壁风沙口地带， 经

上亿年的风吹、 雨淋、 侵蚀， 造型才变

得如此千姿百态。 听他那么一说， 便细

看手中的那块风凌石， 发现它具有奇石

所有的特点———瘦、 漏、 透、 皱、 清、

丑、 顽、 拙、 奇、 秀、 险、 幽等特点。

这一看便动心了 ， 问过价钱后倒也不

贵， 于是痛快出手买下， 拿回家制作了

一个底座， 一下子觉得它变得像一位阅

尽世事的老人， 时时能感到他在向我述

说着什么。

另一块戈壁石， 得自于鄯善， 本来

是一块很小、 而且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石

头， 但用手一摸却手感滑润， 马上觉得

那不是一般的石头 。 一问果然出乎所

料， 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戈壁石， 因为被

风沙吹蚀磨蚀而成， 所以又称凤棱石。

戈壁石有一奇， 虽然名字叫了戈壁石，

却也有生成于岩洞之中的， 色彩更加绚

丽， 硬度较之于其他奇石要硬出一至两

度。 那块戈壁石被我带回家后放在书架

上， 每每在写作中一抬头， 便看见棱角

峥嵘、 皱漏兼备、 造型粗犷的它， 心中

对文字便多了几分敬畏。

家中的两块玛河石， 是从玛纳斯买

来的 。 玛纳斯河自古以产玉而闻名 ，

《山海经·北山经》 就有 “潘侯之山其阴

多玉 ” 的记载 。 如今玛纳斯河已经干

涸， 但玛河石却留了下来， 似乎是玛纳

斯河的纪念。 有一句谚语说： 羊走了，

草原留下； 水走了， 石头留下。 把这句

谚语用于说玛河石， 再合适不过。 我无

意间买了两块玛河石， 回家才发现玛河

石同其他奇石相比， 有独特的石质特点

和艺术价值， 其质地分外坚硬， 石体画

面豁达奔放， 气势恢弘， 巍峨峻拔。 但

凡一物， 如果慢慢发现它的好， 着实是

让人欣喜的。 近来准备写一部有关玛纳

斯河的长篇小说， 构思故事情节时， 看

几眼那两块玛河石， 便会有意想不到的

灵感。 石头有灵， 我深信不疑。

十余年前在泽普的叶尔羌河段， 见

大水已将桥冲断， 但人们却不顾危险在

河水中捡捞石头 。 原来此时的叶尔羌

河， 因为从帕米尔高原一泻而下， 冲击

和带动了很多石头， 正是捡拾奇石的好

时机。 碰到一人， 他遗憾地说， 前几日

他从一块奇石上一脚迈过终未发现， 他

身后的一人， 在那一刻犹如得到神助，

一脚将那块石头踢得滚了几下， 将一幅

酷似骆驼的图案呈现了出来。 那人抱着

那块奇石迅速离开河滩， 当晚卖出， 得

了五万元。

大多捡奇石者都抱着发财的梦想，

如果捡到珍贵图案的奇石， 价格往往不

菲。 也有一些人是为了陶冶情操， 渴望

与石头的奇和美相遇。 这一类人显得从

容淡定， 在河滩上缓慢移动的身影， 与

河流千回百转的跋涉一样， 是一种生命

的启迪和暗示。

捡奇石者皆神情专注， 双眼紧盯着

河滩中大小不一的石头。 叶尔羌河流域

近千公里， 无论是河源、 河谷和河滩，

均多见捡奇石者的身影。 有疯狂者将整

个河床翻开打捞， 更多的人则沿河滩边

走边悠闲地寻觅， 如此度过一天， 倒也

怡情。

任何事情， 只要广受关注， 便会形

成一致的说法。 仅以叶尔羌河流域的奇

石为例， 其质地已被分析出诸多科学数

据 ， 如矿物结构 、 硬度 、 纹理纤质等

等， 懂行的人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

至于其品种 ， 则被分为昆仑石 、 大化

石 、 戈壁石 、 孔雀石 、 七彩石 、 生发

石 、 黑珍珠等 。 不同的石种 ， 在形 、

色、 纹和质方面便不同， 浸透出不一样

的美和韵味。

人们将寻觅奇石称为捡拾， 足可见

这是一种无需付出什么， 可直接从大自

然中获取的行为， 所以捡奇石便全靠运

气， 有的人辛苦一天一无所获， 也有人

无意一瞥会发现意外的惊喜， 但那样的

情形毕竟是少数。 时间长了， 人们终为

奇石所累， 乃至折磨得心神不安， 便觉

得奇石一名之所以用奇字打头， 是具有

某些灵异和神秘色彩的， 前世积德不足，

今生性情顽劣者， 大概与奇石无缘。

我曾在叶城和朋友捡过一天奇石，

到了下午， 觉得捡拾的石头皆为一般，

便逐一淘汰， 到最后居然没有一块值得

留下。 附近有一位农民也在找奇石， 他

用坎土曼将石头翻起， 判断没有价值后

又放回原处。 他和我们一样， 耗去一天

无一所获， 最后与我们对视一笑， 各自

归去。

因为捡奇石的人增多， 便发生了很

多有趣的事。 有人在一个大湖边见到一

块大石头， 为其奇异的形态和丰富的色

彩称奇， 遂跳到上面用手抚摸， 心想如

此美的一块石头， 如果不是因为太大，

弄回家该有多好！ 正那样想着， 那石头

却突然动了， 他慌乱跳上岸才发现， 那

并非是一块石头， 而是一个生存于湖中

的活物。 后来有人猜测那是湖中大鱼的

脊背， 也有人说是湖怪游至湖边透气，

恰与他碰到了一起。 那人受了惊吓， 从

此再也不敢去那湖边， 就连去小河边捡

寻石头， 也总是紧张得东张西望。

另有一人， 幸运得一块奇石， 不但

色彩艳丽， 而且其图案酷似一匹奔驰的

骏马。 别人告诉他， 那是一块响石， 但

他拿在手中， 不论是静止还是摇晃， 均

无任何声响。 他请几位朋友试验， 那奇

石到了他们手中便 “沙沙” 作响， 而回

到他手中则哑默无声。 众人皆为那块奇

石拍案称奇， 为之叫绝。 他却感叹， 人

找奇石， 奇石也找人， 我与这块奇石无

缘， 让它去寻找属于它的主人吧！ 说罢

将那奇石送给一位朋友， 从此不再遭受

折磨。

奇石是否有灵？

枕碧楼的木楼梯经历了多户杂

居的时代， 使用至今， 始终坚挺。

沈家本著名的藏书楼枕碧楼。 楼名匾额由徐世昌题写。

这里是沈家本生命中最重要的建筑。

沈家本故居二进院。 现东西厢房已

开辟成展厅， 北房设为会议室。

现枕碧楼一层的原状陈列。 墙上所挂的是

沈家本晚年与儿孙在枕碧楼前合影。


